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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幸福之名 

 「人永遠不會知足。」他告訴少年。「因為這是本性，我們都有貪婪的權利。」 

  少年漫不經心的應了一聲，跳下高腳椅，瞥向角落男人隨意擱置的背包。好奇

心使然，少年沒問過他就逕自拿起來掂了掂。「哇，好重。」 

  「那就是幸福的重量。太沉重了，所以才要丟棄它。」男人皺著眉，有些不悅

的擺了擺手示意少年放下。少年依言照做，露出稚氣的笑容，說：「你唬我，背

包裡面裝的才不是幸福。」 

  男人聳聳肩，「誰知道呢？」 

  少年無聊的倒向紅色的大沙發，和整個店面最不搭調的就是它了。不過少年很

喜歡，它的大小足以讓少年在上頭恣意的伸展四肢。慵懶的打個呵欠，少年舒服

的吁了口氣，道：「我覺得現在很好，很幸福。」 

  「但是過了十分鐘之後，搞不好你就不會這麼認為――不，或許是現在。」男

人微微一笑，彎下身，伸直了手臂抄起橫躺地面的掃把。「來，幫我掃地。」 

  少年咕噥抱怨了幾句，卻還是認命的接過粗糙的木柄。 

  這麼點事，無損於少年對幸福的定義。 

 

 

  少年在一個下著濛濛細雨的夜晚遇見男人。自此之前，少年每天都睡在市場裡

最陰暗、骯髒的角落。偶爾被逃家的孩子們猛揍一頓，搶走少年辛苦的乞討一整

天得來的幾枚硬幣。少年跟那些孩子們不一樣，他們有一個等待他們的家，而少

年沒有。少年不曾試圖反抗他們，而是將落在身上的疼痛想像成一絲絲家人的關

愛，也就不覺得痛苦，反倒是心滿意足。 

  市場裡的販子不會多花心思關照他，任由少年自個窩在那裡，視作理所當然。

只有在人潮多起來的時候，販子們才會用嫌惡的嘴臉大聲喝斥，要他滾的越遠越

好，不要影響他們做生意。 

  那個夜晚特別寒冷。少年躲在一個被丟棄的大紙箱裡，對著手臂上的傷口拚命

哈氣，用來轉移對飢餓的注意力。已經連續好幾天討不到東西吃，只能取公用的

井水來喝。只是喝水對他而言遠遠不夠，緊緊扭絞的胃部渴求著食物―― 

  當少年意識到自己被人抱起來的時候，已經一點掙扎的力氣也沒有了。 

  或許就這樣死去，才是正確的歸屬。少年一邊想著，一邊沉沉的睡去。 

   

 

  少年再次睜開雙眼已是第二天天明。身陷於白白軟軟的羽絨床鋪，迷迷糊糊的

少年還以為自己來到了天堂，睡在雲朵裡。稍微側了側頭，一名從頭到腳穿的一

身黑的中年男子，手持一本書，坐在他床邊的椅子，目不轉睛的看著他。  兩人

視線對上的剎那，男人多餘的問道：「醒了啊？」 

  少年管他叫叔叔。男人說他和少年一樣，都是無名之人。他在小鎮外圍的森林

裡單獨居住，並說這棟兩層樓的小木屋的一樓作為店鋪使用，二樓是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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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收取人們不要的幸福。」他說。「然後，根據它的價值，換成金錢給他們。」 

  「怎麼會有人不想要幸福呢？」少年質疑。「竟然還能換錢？」 

  「當他們發現現有的幸福無法滿足自己，就會拋棄。」男人修長的手指撫過木

製櫃台上一個個破碎又黏合的相框，破碎了但無法修復的笑顏。「我只是給它們

一點俗世的價值――錢這東西反正我是不缺。」 

  男人頓了頓，問：「以前的你，認為什麼是幸福？」 

  「有東西吃。」少年不假思索的答。「有地方住。」 

  「現在還是嗎？」 

  少年語塞，不知該如何回應。 

  「既然已經擁有，便不再被需要。那些希冀、渴求本身才是真正的幸福。」  男

人語調一轉，忽地壓低。「人擁有的只是不幸而已。」 

  「所以，叔叔才會穿著黑色的衣服？」少年開玩笑似的問。「哀悼嗎？」 

  「是，我是在哀悼。每天的我，都在參加幸福的葬禮。」男人正經八百的告訴

少年。 

  少年撓撓後腦。他沒有足夠的智識去理解這些。過往渴望的棲身之所、三餐溫

飽的願望都已實現，還有叔叔陪伴。 

  少年不認為這是不幸。 

 

 

  男人教導少年以他的年紀該學習的事物。少年學習力強，而且勤勞，從不抱怨。

有個這麼好教的學生，男人自然樂得輕鬆。 

  「我從來沒有想過月亮並不是真的在發亮。」少年說。 

  「是不是在發亮，對我們一點都不重要。」男人笑。「在夢裡，都是一樣的，

真相無論如何無所謂。」 

  「但是我不想做個愚笨的人。」少年闔上厚厚的一本圖鑑，他的字認識的還不

夠多，所以只能透過圖片來學習。「我真是貪心，叔叔說的對，人永遠不會知足。」 

  「如果只是針對學習的話那倒無妨。」男人伸手揉亂少年一頭柔順的棕色短髮，

少年佯裝生氣的鼓起臉頰，拍開男人的手。 

  僅僅一個月過去，少年原本蒼白凹陷的雙頰變得健康紅潤。拜規律的飲食和充

足的睡眠之賜，少年落魄的模樣不復在。 

  作為白吃白住的交換，少年替男人打掃店裡，整理雜物之類。男人沒有苛待少

年，要他做的都是一些輕鬆的活。 

   

 

  男人自稱是商人，收購幸福的商人。 

  少年壓根不懂這項工作的性質，縱使男人曾多次向他解釋他那套幸福的理論，

在少年的眼裡，男人淨買些沒人要的破爛東西。少年無法將那些東西和幸福劃上

等號，然而男人總會將它們妥善的保存，還能用的就拿來用，已經破損不堪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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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扔掉，一件一件打包裝箱，堆在二樓的小倉庫。 

 

 

  少年會跟著男人在鎮上到處亂走。少年驚訝的發覺，穿上整齊的衣物之後，那

些過去唾棄他的人們一個個都改了態度，對他是彬彬有禮。 

  他們都和男人熟識。不但會和他熱絡的打招呼，見他身邊突然多了個孩子，還

會從家裡取些糖果點心請少年吃，這都是少年不曾經歷過的。 

  「真是個漂亮的孩子。」魚店的老闆娘瞇著眼笑，看少年吃的狼吞虎嚥，很高

興。 

  「小黑，我都不知道你有兒子――」 

  「他是人家寄養在我這裡的。」男人不著痕跡的說著謊話。「還請多多關照他。」

他悄悄的撫了撫少年的背，要他表現的自然些。 

  「那是當然――」 

  走遠了之後，少年輕拍裝滿了糖果的褲子口袋，有些飄飄然。 

  嘴裡塞滿巧克力，少年口齒不清的朝男人拋出疑問。 

  「――小黑？」 

  「鎮上的人給我取的外號，也不知道是誰開始的。」男人無奈。「――大概，

是因為我老穿黑衣吧。反正不是我的名字――名字並不是那麼重要。」 

  「叔叔，我――」少年嚥了嚥口水，猶豫了會才問，這個困惑他許久的問題。

「我沒有名字，是因為沒人給我取――叔叔――叔叔也是一樣嗎？」 

  男人愣了愣，將手插進長大衣的口袋，半晌，才開口。「――不，我曾被賦予

一個名字，但我捨棄了它。」 

  少年沉默。男人見狀溫柔的攬過他的肩，道：「等我們都好好的適應對方――

再告訴對方自己的故事吧。」 

  少年用力的點點頭，揚起笑容。 

 

 

□ 

 

 

  男人領著少年來到一戶人家。鎮上每間屋子的外型都差不多，唯有這戶的外牆

漆成了白色。在這座城鎮，白色是屬於權力的象徵。 

  「鎮長的家。」少年說。 

  「是的――他的夫人是熟客了。」男人趨前一步扣了扣門。在一陣沉寂之後，

裡頭才傳來一陣碎亂的腳步聲，然後是打開門鎖的金屬摩擦聲，少年粗略的計算

一下――單單一扇門，就有七道門鎖。 

  迎接他們的是一名神色疲憊的瘦小婦人，與這間宅子不符的樸素打扮和灰白的

髮絲，讓少年一時失禮的以為她是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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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婦人用睏倦的嗓音和男人打招呼，低頭致歉。「剛才在忙，實在是

不好意思。」 

  「不會，這裡才是，在夫人您忙的時候過來打擾。我收到您的聯繫――」男人

說。少年吃了一驚，原來她是鎮長夫人，不是什麼傭人。 

  「是，每次都勞煩您過來，您也知道我出門很不方便。」婦人眼神飄忽，雙手

緊緊抓著衣服下襬，神經兮兮的打量少年。「這位是――？」 

  「是朋友寄養在我這裡的孩子，您放心，他很乖巧的。」男人極力安撫著。婦

人勉為其難的點點頭，往後退了一步，比了個手勢要他們進屋。在他們倆都進到

屋子裡後，婦人迅速的把門關上，然後鎖上所有的金屬鎖。 

  屋裡陳舊的霉味直沖少年的鼻腔，少年皺皺眉，打了個噴嚏。揉揉發癢的鼻子，

緊跟在男人身後。 

  外頭看起來新穎漂亮，裡面卻像是許久未打掃般，地面積了層厚厚的灰塵。沒

開燈的室內，從窗簾隱隱透進的光亮照出，根本就沒有家具的客廳。 

  少年突然害怕了起來，他抓住男人的長大衣。男人轉頭瞥了他一眼，拍拍他的

頭，也就任由他抓著。 

  他們在婦人的引領下來到一間臥房――只有一個四柱大床的房間。床上凌亂的

被褥之間放著一個被牛皮紙包的嚴嚴實實的包裹。婦人憎惡的拿起它，交給男人。

「這是最後一次了，真的感謝您每次都為我收拾這些。」 

  「這是我的榮幸。」男人優雅的欠身，道。小心翼翼的將包裹收進背包，給了

婦人幾張鈔票後，在婦人的目送下與少年一同離開這棟死氣沉沉的可怖屋子。 

  男人心情似乎頗佳，哼著不知名的詭異曲調，帶著少年到裁縫那裡去，為少年

添了一件毛衣。 

  換上新衣的少年回到店裡之後，就蜷在大紅沙發上，摸著舒服的毛料，偷偷看

著男人在櫃檯後方的一舉一動。 

  男人熟練的用小刀劃開包裹，取出一本燙金封面的黑皮書本。 

  「那是什麼啊？」少年隨口問著。 

  「是幸福喔。」男人輕輕笑起，低下頭去饒富興味的翻看。「這是――鎮長夫

人用了後半輩子寫下的日記，是她僅剩的幸福。」 

  「幸福不是物品――」少年出聲反駁。 

  「但物品可以帶來幸福。」男人撐著頭，目光灼灼。「你現在不明白，沒關係。

你有的是時間，可以慢慢的理解。」 

  少年往後傾，瞪著天花板的昏黃光暈，隱隱約約，不安悄悄的蔓延―― 

  是的，他不明白。 

 

 

  隔天男人要少年去鎮上買些晚餐要用到的食材。少年一邊小跑步一邊喃喃複誦

要買的東西，生怕忘記。他希望可以快去快回，卻忽略了自己的體力和距離――

到達鎮上的時候，已經是氣喘吁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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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年雙手撐著膝蓋喘氣，用手抹了抹臉上的汗水。雖然正值秋天，這一趟激烈

的運動還是使他汗如雨下。緩了緩後，少年一抬眼，發現自己正站在離鎮長屋子

不遠的地方。 

  鎮長家前面聚集了一群穿著黑色喪服的人，激動而憂慮的討論著，時不時的傳

出嘆惋。 

  「――聽說是因為丈夫會打她。」 

  「不是一天兩天的事――」 

  「――可憐，明明很年輕――」 

  「上吊――」 

  少年睜大眼聆聽。黑壓壓的人群之中，一個熟悉的背影倏地掠過他眼角。 

  叔叔？不可能會出現在這裡，剛才還笑著送他出門的叔叔？ 

  少年打了個寒顫，正要上前叫喚，那個高大的背影卻在一瞬間消失了。少年揉

揉眼睛，告訴自己，那絕對、絕對是看錯人了。 

  少年不敢久留，很快地買齊食材，慌張的跑回店裡。 

  砰的一聲撞開門，男人狐疑的挑起一邊眉毛，放下正在擦拭的青瓷花瓶，笑罵：

「跑那麼急做什麼？我可沒有要你趕……」 

  少年往櫃台重重放下裝的滿滿的紙袋，一言不發。男人眼尖的注意到，少年在

見到他之後那個如釋重負的神情，嘴角泛起一絲若有似無的苦澀笑容。 

  「累了吧？我去準備晚餐，你好好休息。」男人抱起紙袋，搖著頭走上樓梯。 

  「…………」少年不語。然後在男人的身影逐漸隱沒在二樓的時候，他大聲的

喚了聲「叔叔」。 

  「嗯？」男人聞聲轉頭。 

  「我不要吃青椒――」 

  「哎呀哎呀。」男人沒好氣。｢都學會挑食了呢。」 

 

 

  飯後，男人和少年在書房閱讀。男人擁有豐富的藏書，詩集、小說、散文集……

等少年不認識的各國文豪作品。當然少年要能讀通它們言過甚早，少年最多只看

得懂一些簡單的句子，翻翻繪本和圖鑑就很享受了。加上男人不難懂的解說，少

年確實嘗到了學習的快樂。 

  「叔叔。」 

  「嗯――？」 

  「叔叔之前說過的吧。」少年挨近男人。「要告訴我你的故事。」 

   「喔……」男人闔上手中的書，轉頭認真的注視少年熱切的臉。「告訴你一個

道理，在要求別人坦白以前，自己要先以身作則。」 

  「我不懂。」 

  「意思是，你得先來。」男人輕點少年的額頭。 

  少年轉了轉眼珠，想了想，「好啊。」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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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考了會，他開始陳述：「我不知道為什麼我被拋棄，可是從有記憶以來，我

就一直一個人待在那個又臭又髒的地方。只要有幾塊錢，我就可以換到一塊硬麵

包，那個可以當我好幾天的食物。挨打的時候，我就會想像是我的家人在打我，

因為我做錯了事，他們對我生氣難過，才懲罰我。只有這樣，我才覺得好過一點。」

少年慘澹一笑。「沒有人正眼看我，願意幫助的我很少，我想我的地位就和一隻

死在水溝裡的老鼠差不多……如果沒有叔叔，我根本就不會體會到什麼是幸福。」

少年的臉貼上男人的手臂。「我都快要忘記當時我那副慘樣了，因為叔叔給我的

生活很幸福。」 

  男人自始至終都在專注的聆聽。少年說完以後，他重重的吐了口氣，揉了揉眉

心。 

  男人咬了咬下唇，眼底浮現愧疚。少年沒有注意到，他滿心期待著等男人實現

他的承諾，滿足他的好奇心。望著這樣無邪純真的少年，男人幾乎要被罪惡感淹

沒。不過，承諾就是承諾，總不能突然反悔，而他也沒有反悔的權利―― 

  「我很抱歉。」男人低聲說道。「我給你的，根本不是什麼幸福。」 

  少年抬頭，不解。「叔叔在說什麼？」 

  男人舔了舔乾裂的唇，完全無法去面對少年清澈無雜質的雙眼。「因為人根本

沒有所謂的幸福。這我也說過。」語畢，男人哭了，少年坐立難安，不知是要安

慰還是什麼都不做。 

  幸好在少年躊躇的時候男人止住了哭，他很快的平復情緒，面無表情的說道：

「好了，換我。」 

  「我即將要死去，給予你的不是你以為的幸福。」 

  少年奇怪的瞪著他。「難道死亡可以預期？」 

  「生命的消逝是悲哀的詛咒，而我已經承受太多。」男人輕聲說道，垂下肩膀。

「我所收取的幸福，本質上不是幸福，而是不幸。自稱『幸福』的不幸。」 

  ｢所謂的不幸，就是人們卑微的希望。我一直在做的事，是奪取他們的希望，

致使他們走向死亡。」 

  不安再次湧上少年的心頭。 

  「我的名字，」男人側身，緊緊抓住少年的肩膀。「你聽好――那個我不願意

承認的名字――」 

  「我是死神。」男人崩潰的細語。 

  少年意識到了什麼，他握緊拳，指關節泛起白色。他訥訥的低聲說道：「叔叔，

我――我――已經死了。」在那寒冷的雨夜，他已死去。 

  「是。」 

  「所以不幸。」 

  「是。」 

  「現在的一切，對我來說不是真正的幸福――因為我死了。這就是你的意思。」 

  「是，是的，真的對不起。」死神張開雙臂，緊緊的將少年擁入懷。「本來想

著拖一天算一天――我自私，累了，急著找人代替我，然後碰著了你，死去不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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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悲慘的你――」 

  少年無力的說，「我在鎮長的家前面看到了叔叔――」 

  「那是我。是我引領她走向死亡。」死神嗚咽。「相信我，這不是我的本意，

是必要的――什麼收取幸福的商人這種鬼話，是假的，騙你，也騙我自己――」 

  一直以來，他都背負著罪惡感苟延殘喘，用簡單的交易手段引領人們走向死亡。

誘導人們放棄生存慾望的他，在遇見少年以後，沒來由的，他愈發後悔，縱使是

被規則所縛―― 

  「因為這樣，你倦了。」少年用理解的口吻說著。他揚手，碰了碰男人的臉。

男人在向少年坦白了一切之後，皮膚以肉眼可見的速度枯乾，碎裂，崩落―― 

  不幸的你的死亡。少年心想。 

  死神想給少年一個笑容，要他別為自己擔心，卻只是加劇了自己的痛苦。 

  「對不起。」死神囈語，他睜大眼睛，看著少年憂心忡忡的眼神。他痛恨自己，

一時興起想給這擁有悲慘命運的孩子些許快樂，不顧後果的做出這帶有憐憫成分

的莽撞行為，全然沒有想到這短暫的快樂才是不幸的開始…… 

  給少年微薄的希望，如此的沒有意義。而他自己，也得為他的莽撞付出代價。 

  「我要拋下你，讓你變回單獨一人。」 

  少年低聲說，淡然的。「沒關係，就當作……在作夢。一樣的，都是一樣的。」 

  直到男人徹底崩解，留下他身上的黑衣落向上一秒他坐著的椅子，少年依然保

持著擁抱的姿勢，想要向男人傳達一個訊息―― 

  他根本就不在意，他並不覺得自己不幸。 

   

 


